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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媒体语境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生产与传播
朱小芳

上海市崇明区建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摘　要]现代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覆盖和应用，人们逐渐进入了更加开放和自由以及灵动的全媒体时代，尤其自

媒体与短视频的快速发展，使得每一个受众都成了信息的传播者和获取者，短视频发展也使得媒介的组织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这种新型传播模式使信息传递更加简洁，也更为直观，传递速度也由原有点对点逐渐向点对多形式转变。如何进行媒体信

息交融，充分发挥其融洽和和谐的优势，以期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作出贡献，是当前业内热议的话题，为此本

篇文章对于全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生产和传播进行简要的讨论，以其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提

供一点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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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的现代互联网+的发展

市域，使得更多的新型技术开始涌现在人们的面前，尤其互

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5G通信技术和云存储技术等热点技

术，使得媒体的发展不断加速，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产生

了巨大的变化，信息快餐的碎片化阅读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

主流途径。依托于现代全媒体的快速发展，短视频成为人们

接收信息、传播信息、汲取文化的重要渠道，尤其在生产、

传播等戒指的多个方面呈现出了不同的传播特征。如何借助

全媒体语境，加速对短视频的传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是当前业内所必须要重视的课题。

一、全媒体及其特点

目前，学术界对于全媒体并没有给出较为正式的定义，

大多数对于全媒体概念的阐述往往是来源于传媒界应用层

面。如目前资源网站和学术网站可以检索到全媒体的相关定

义主要指的是媒介信息传播运用、声音、文字、影像、图

画、动画、网页等多种媒体表现方式，相比于传统媒体只能

够通过电视、报纸、期刊杂志等渠道进行新闻信息的传播，

全媒体可以运用更加多元的渠道传播媒体内容，而且媒体形

式也在现代高新科技的融入和应用下也不断发生变化，使得

媒体内容、功能、渠道等多维度层面实现了深度融合，使得

人们在使用媒体的概念时需要意义涵盖更为广阔的词语，由

此就产生了全媒体这一概念[1]。就特点而言，其主要可以概

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播载体与工具类型更加丰富。

全媒体是目前人们建立在当前所掌握信息流技术手段基

础上实现最大化的集成，其传播载体工具类型包含了期刊、

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电影、音像、出版、网络、卫星

通讯和电信，而就传播内容而言，其所依托的技术支持平台

除涵盖了传统的纸质媒体和声像等电视媒体之外，还包含了

基于互联网络和电讯CDMA、GPRS、GSM、4G、5G和流媒体技术
[2]。

其次，全媒体有着较强的包容性。

全媒体涵盖了传统媒体单一表现形式，而且并不排斥，

在进行整合和运用各媒体表现形式的同时，也仍然重视传统

媒体单一表现形式的应用和改进与完善，并将单一形式作为

全媒体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3]。

最后，全媒体体现的融合性特点。

全媒体并不是意味着跨媒体时代媒体之间的简单连接，

而是实现了全方位的媒体融合，包括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及

通讯的全面互动，网络媒体之间实现了多方面的互补，且做

到了网络媒体自身的全面互溶，其覆盖面更广、技术手段最

为全面，媒介载体更加完善，受众传播面更大[4]。

二、全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生产和传播的

思路与策略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和传播角度来说，短视频的生

态建设直接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未来的发展。下一阶

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生产和传播必然会逐渐向规模

化、专业化、体系化美金。所以，行业要积极探索如何更为

快捷，且高质量的制播手段，以此来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短

视频创作水平和传播范围，从而打造集媒体、政府平台与全

社会协同下的传播体系[5]。

首先，要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创作当中文化融合

水平。

当前所流行的短视频时间长短不一，大多数以15秒时

间为主，但这并不适合“冷娱乐”特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播，而一到五分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比重在不断提

升，非物质文化表现能力成为非遗短视频制作的核心竞争

力，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生产制作，要能够进行认

真的考据，要综合运用多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进行非物质文化

遗产内涵的选取和提炼，并精准的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

的变化，拓展其叙事能力，以符合当前全媒体媒介下传播环

境的实际要求。流行文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内容的影

响较大，如何进行文化融合始终是传播内容制作的一大难

题，需要借助明星跨界宣传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然

而，这种“热娱乐”传播往往缺乏持久性。因此，需要以全

媒体语境下多种不同形式内容以及短视频类型，借助更多短

视频平台来进行圈粉，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持续

输出，尝试以养成思路为主要借鉴方法，实现文化的逐渐融

合和渗透，从而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传播的途径[6]。

其次，打造短视频生产与传播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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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并没有较为清晰的入门标准。

即使相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也会有不同的流派，有着

明显的地域性特色，在实际传播过程当中往往无法形成统一

的阵容，这就难免会发生文化理念之间的冲突和分歧。而有

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传播需要相关文化部门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

与。在多方紧密协作背景下，真正将分散的个体联系起来，

打造出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从而实现自我认同和文化认

同，这也有利于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力量的聚合。一方

面，要成立以某一机构或组织为主导的制播关系共同体，综

合多种不同创作方法来激发创造动力和激发创作灵感，深度

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并借助相关机构或组织的丰富的

新媒体生产和传播经验，以促进创作者文化生产力的释放，

依据不同平台特点，精准定位和投放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

多层次组合式传播，构建共生共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

从而达成共同体价值创造最大化。另一方面，要构建地方文

化学者非遗从业者、传承人和粉丝组成的文化体系，共同体

建立内容审查机制，并加强对生产和传播共同体的引导，对

生产与传播主体的资质和所传播的内容，担负起监督管理责

任，从而提高短视频内容的质量和价值，实现共性与认同
[7]。

例如，对于民间机智人物杨瑟严的相关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传承，杨瑟严（又称杨瑟岩、杨圣严，本文以中

国社科院民间文艺研究所称为准）是一个在崇明三岛及江南

的太仓、嘉定、宝山和江北海门、启东、通州等地名字响亮

的诉讼型机智人物。据传，他的原型为杨舜年，清代康熙年

间的一个秀才，家住今崇明建设镇富安村，他出身贫寒，在

族内殷实人家的资助下读过书，但屡试不举，就以教私塾为

生。民间称其能挥笔成文，出口成章，有三步起一智、五步

生一计的才智，由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深知

百姓疾苦，痛恨官衙腐败，不满邪恶横行，因此为人极富正

义感，常爱替小民百姓打抱不平，长江口地区民间流传有不

少关于他的故事。近年来，建设镇十分重视崇明民间故事的

搜寻、挖掘、保护、创新工作，尤其是民间机智人物“杨瑟

严的故事”传承保护工作。2012年，杨瑟严的故事被列入上

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批名录，该镇文广站站长袁祖铭被

命名为杨瑟严的故事代表性传承人。2014年，建设镇又被上

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崇明县分中心命名为“杨瑟严

的故事”传承基地。

在制作杨瑟严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过程中，创作者

要能够充分进行调研，争取到建设镇当地政府部门和代表性

传承人的支持，并以其丰富的传承内容进行短视频内容的创

作，可以传记形式或以短剧形式进行短视频的制作，并利用

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粉丝积累，逐渐进行推广，以杨瑟严

机智趣事为蓝本来吸引人民大众，从而实现杨瑟严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播[8]。

最后，部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没有真正形成较

为统一的短视频传播体系，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和流派也

未必能够全面梳理出文化脉络。商业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短

视频的碎片化与分散化生产和传播个体化，也常常会导致一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发生。墙内开花儿，墙外香的情况，

地方主流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织应不断强化社会责任，

并利用地方融媒体平台优势，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体系

的整合与构建，借助助波关系共同体和文化关系共同体的优

势力量，采取社会化众包创作和生产。但要注意对短视频作

品的严格筛选和把关，对其短视频内容进行仔细的审核，从

而形成长效文化传播机制。

结束语

结合上述文章内容所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生

产与传播过程当中，创作者要不断进行深化探索，在传播特

点上凸显出时代性与热门性特征，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

频内容方面着手，加强对传播内容的创新，使短视频内容覆

盖面更广，接受度更强，并以传播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体现出

亮点和特色。要能够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来积极拓宽思

路，创新制作方法，拍摄和制作出更多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

主题的优秀视频作品，从而改变生命的叙事表达，使短视频

创作更具原创性，提高受众的观看体验，并积极进行分享，

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快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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